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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view and the green development view, the sus-
tainable development though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For a long time,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s aca-
demic circles, but no clear clues and tracks have been given to the origin of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In fact,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d not originate directly from a famous 
work, nor was it suddenly established in a meeting or report, but was a long and complicated 
process from quantitative change to qualitative change through the joint action of many factors 
and clues. This paper trie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track one by one based on the clues of the 
formation basis and ideological sourc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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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科学发展观和绿色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思想至关重要。可持续发展起源于西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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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众多，但对可持续发展起源并未给出明确的线索和轨迹。实际上，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产生，并不是在某一个名著中直接引发，也并不是在某次会议或者报告中就突然确立，

而是多个因素和线索共同作用，由量变到质变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本文尝试以可持续发展的多个形成

基础和思想来源为线索，逐条梳理其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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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世纪以来，可持续发展在中国不断深入推进落实，取得了巨大成果。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总是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国家，已将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纳入国家中

长期发展战略当中，并制定了国家层面的实施计划，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为

指导，大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深度

参与国际发展合作，为落实 2030 议程提供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因此，为了更好地落实《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有必要追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起源及演变过程，明确可持续发展的形成轨迹，深入

剖析其理论内涵，为我国的发展提供借鉴。 

2. 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理念起源的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众多，但基本都将该理论起源归结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环

境保护运动，以 1972 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为起点，以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

同的未来》为可持续发展理念正式确立的标志。如：浦建勇认为“1980 年《世界保护战略》正式提出可

持续发展概念……1987 年布伦特兰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的主流

定义”[1]；辛春林等人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卡尔逊《寂静的春天》使得人们第一次意识到环境问题的

严重性……20 世纪 80 年代，可持续发展概念被提出”[2]；罗慧等人认为，1978 年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

会首次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87 年由布伦特兰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发表[3]；向冬玲认为“上

世纪 70 年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开始萌芽”[4]；杨灿认为“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

首次提出‘持续增长’和‘均衡发展’的口号”[5]。上述研究中，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启蒙，最早也

只是始于《寂静的春天》，类似的表述，出现在大量文献中，众多学者观点与上述类似，并未对西方国

家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起源给出明确的线索和轨迹。实际上，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并不是在某一个名

著中直接引发，也并不是在某次会议或者报告中就突然确立，而是多个因素和线索共同作用，由量变到

质变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 

3.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形成的线索与轨迹 

麦金托什在其《生态科学史》(1985)中指出：“脱离生态背景、社会背景和知识语境的发展思想研究

都没有实际的价值，只寻找清晰而简单的思想起源毫无意义。关于发展的思想是以一种复杂多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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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互关联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6]。
可持续发展的起源和形成并不是一个个的点，而是一条条相互关联的线，殊途同归，共同促成可持续发

展思想的形成。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深入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根源，全面回溯其演变过程和形成

轨迹。本文尝试将可持续发展的多个形成基础和思想来源为线索，逐条梳理其发展轨迹。 

3.1. 早期西方文化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雏形 

英语中“可持续”一词为“sustainable”，该词来源于法语的“soutenir”，意为维持、维护、保持原

状、持续下去。而在《牛津词典》中“sustainable”被解释为：“以不损害环境的方式使用自然产品和能

源”，“可以继续或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西方文化中的早期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从中世纪以来，欧洲就已经开始关

注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注一直贯穿于整个欧洲的近现代发展历史[7]。地中海古典文学为

西方可持续发展思想提供了众多先导。 
从十五世纪开始，全球贸易和航行改变了欧洲人的自然观念，这些变化随着欧洲的对外殖民征服而

进一步发展。新的思想从帝国的殖民地反馈到欧洲，并为不断变化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素

材。十七世纪中叶，欧洲殖民者开始意识到，在加那利群岛、马德拉岛、毛里求斯等热带和亚热带岛屿

上的人类活动，破坏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这些地方长期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过境船只提供丰富

的食物和木材原料。这些地区日益遭到破坏的生态，让人们逐渐重视新兴资本主义和殖民统治的生态影

响，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潜在环境破坏的关注。当时英帝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印度公司雇佣的外科医生

及植物学家提出了人类活动的“环境极限”观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疯狂扩张与生态系统的冲突，促

使殖民边缘地区萌生环境危机思想、环境极限思想、环境管理思想，成为二十世纪环保主义者的研究基

础，也是可持续发展及绿色发展思想的重要来源。 
1798 年，马尔萨斯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提出了“资源绝对稀缺论”，认为人口和土地、粮食

之间的矛盾将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十八世纪以后，北美和欧洲社会开始产生对人类活动破坏

力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尤其突出。其中最著名的著作是乔治•帕金斯•马什的《人与自然》

(1864)。马什在书中说：“人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令人不安的因素，无论他在哪里扎根，大自然的和谐都

变成了不和谐，稳定的现状都会被打破”([8], p. 36)。马什所受到的古典教育、在佛蒙特州的童年生活以

及在欧洲的游历，造就了他关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现代主义批判，他论证出大自然“将

向入侵者报仇，在她被污染的地区释放毁灭性的能量”([8], p. 42)。 

3.2. 野生动物保护思想——可持续发展的萌芽 

野生动物保护或自然保护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最原始的根源。事实上，可持续发展之所以作为一个

概念提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促进对自然的保护。西方工业国家正式的自然保护组织的建立始于 19 世纪。

19 世纪下半叶以后，英国通过了关于保护海鸟的立法，并成立了一些环境保护组织，如公共空间和人行

道保护协会(1865 年)、皇家鸟类保护协会(成立于 1893 年)、国家名胜古迹信托基金(成立于 1894 年)和自

然保护区促进协会(成立于 1912 年)。20 世纪初，瑞士自然保护联盟和瑞典自然保护协会于 1909 年成立。

与此同时，德国也有类似的组织产生。在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于 1872 年成立，布恩和克罗克俱乐部于

1887 年成立，塞拉俱乐部于 1892 年成立。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分别于 1879 年、1887 年和 1894
年建立了国家公园。在英国，关于国家公园必要性的讨论贯穿于二十世纪早期，直到 1949 年国会通过法

案最终为建立国家公园和国家自然保护区提供了法律依据[9] [10]。 
除此之外，当时的欧洲社会也已经开始将环境保护由资本主义国家本身扩展到殖民地以及其他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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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地理范围。例如，在非洲，十九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对开普敦殖民地森林枯竭的担忧。英国于 1846 年

通过了保护开普敦附近草原的法案，后又通过了旨在保护该地区森林(1859 年)和野生动物(1886 年)的法

案。当时的大英帝国已经表现出对自然的保护、对环境退化和气候变化的关切，并由此产生了实用和全

面的保护思想。他们把“自然”视为“伊甸园”，需要保护它免受鲁莽的人类侵害[11] (格罗夫 1990b)。 
英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SPWFE)于 1903 年在伦敦成立，该协会由政界人士、贵族、殖民地行政人员、

商人、猎人、科学家和自然学家等组成。该组织认为，效仿美国在东非建立保护区是“英国的责任和利

益”[12]。1886 年英国颁布《开普敦野生动物保护法》。1892 年建立了萨比野生动物保护区(1926 年成

为克鲁格国家公园)，1899 年在英属肯尼亚建立了乌坎巴野生动物保护区。1900 年，英属肯尼亚《野生

动物保护条例》获得通过。 
1990 年非洲殖民国家(英国、德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会议于 1900 年在伦敦

举行，并签署了《保护非洲动物、鸟类和鱼类公约》，尽管该公约从未付诸实施，但仍然有不可忽视的

积极意义。在该条约的推动下，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法国成立了一个保护殖民地动物常设委员会，1925
年艾伯特国王创建了大猩猩保护区，成为艾伯特国家公园(后来的维龙加国家公园)，这是第一个非洲国家

公园[13]。 

3.3. 国际环境保护运动——可持续发展理念形成的直接动力 

1909 年在巴黎举行的国际自然保护大会提议成立旨在促进自然保护的国际组织。1913 年来自 17 个

欧洲国家的代表在瑞士伯尔尼签署了《国际自然保护协商委员会成立法》。1922 年，欧洲第二个国际环

保组织“国际鸟类保护委员会”(ICBP，后更名为“国际鸟类保护理事会”、现为“国际鸟类生命组织”)
成立。1928 年，国际生物科学联盟大会设立了国际自然保护关系秘书处，1934 年，该秘书处并入国际自

然保护办事处(IOPN)。 
20 世纪 30 年代，IOPN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报告。布恩和克罗克特俱乐部于 1930 年成立

了美国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ACIWLP)，以促进对自然的保护和研究。1931 年欧洲国家在巴黎举行

了国际自然保护大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对国际环境保护，特别是非洲保护的兴趣越来越大。在国际自然保护

联盟、国际生物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组织和瑞士自然保护联盟的领导下，加强国际自然保护的努力重新开

始。同时美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自然保护运动。 
1946 年和 1947 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决定将自然保护纳入工作范围。第一届世界自然保护大

会于 1948 年 10 月在法国枫丹白露举行，共有来自 18 个政府、7 个国际组织和 107 家地方性保护组织的

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共同签署《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章程》，创立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当时名为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ure)。在该章程通过的一个月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对国际

自然保护联盟提供财政支持。1949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与联合国资源保护和利用科学会议(UNSCCUR)
在美国纽约共同举行了“国际自然保护技术会议”。成为“国际环境运动兴起的第一个重要里程碑”([14], 
p. 37)。1954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成立了生态委员会。1956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将其名称变更为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直译为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

护联盟，缩写为 IUCN)，反映出该组织的关注点比西方工业化国家更为广泛。IUCN 很快就启动了濒危

物种的数据收集工作。20 世纪 60 年代，IUCN 越来越注意到，环境保护对象并不能仅仅局限野生动物，

于 1961 年启动了以湿地为生态系统重点的 MAR 项目；1963 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自然保护联盟大会讨论了

人口和资源问题，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已经开始考虑对环境和物种的长期管理，以解决更广泛的资源开

发问题；在该联盟的努力下，《国际湿地公约》于 1971 年在伊朗拉姆塞尔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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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 世纪初渐进式保护运动以来，为了保护资源，“合理使用”一直是西方国家公共生活的一部分。

1953 年在比属刚果布卡武举行的非洲保护问题特别会议，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关注开始“偏离了以往的想

法”([14], p. 43)，并向可持续发展转变。此次会议建议将保护的范围从动植物这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类环

境，并提出一项新的公约，以图解决整个自然环境的问题。1956 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更名，用

“Conservation”取代“Protection”，并在保护对象中增加了“自然资源”。尽管两个单词直译都是“保

护”，但“Conservation”却比“Protection”增加了“保持”、“维护”和“节约”的内涵。这一变化表

明，当时的西方社会已经将自然界的动物、植物、资源均纳入了“自然”之中。“这也意味着，环境保

护必须考虑到社会和经济因素”[15]。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新兴的国际力量，走向世界舞台。1969 年，在新德

里举行的第十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大会确立了一项新的目标，即“生物世界——人类的自然环境——以

及所有生物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的持续和改善”[16]。“环境保护”被定义为“管理……空气、水、土壤、

矿产和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以达到尽可能高的生活质量”([14], p. 46)。尽管此时尚未提出可持续发展

的理论和概念，但是自然保护联盟的主导思想已经包含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 

3.4. 生态学与自然平衡——可持续发展的科学依据 

生态科学发轫于十九世纪末的欧美，自从诞生伊始，这门新科学就与环境保护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生态学直接促进并支持了人们对可持续性的思考。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发展的重要一环。 
生态学对可持续发展最主要的贡献是对生物环境的科学描述和分析。生态学中一系列描述自然系统

运作模式的概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概念基础。 
20 世纪上半叶，植物生态学、动物生态学、人口生态学、系统生态学的不断完善，产生了“生态系

统”、“食物链”、“数量金字塔”、“生态位”、“种群平衡”、“最大可持续产量”、“人口增长

规律”等一系列描述自然系统运作模式的概念，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 
在 20 世纪的前几十年，“自然”被多数人认为基本上是静止的，20 世纪四十年代，已经产生了“超

级有机体”(克莱门特)、“自动化工厂”(奥杜姆)等自然观，并且已经认识到自然“趋向于秩序和平衡”

[17]，这即是自然观的“经典范式”或“平衡范式”。该范式认为，生态系统是封闭的，具备自我调节的

能力，因此如果受到干扰，它们仍然能够回到平衡状态。这种范式反过来又引发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思

考：大自然是一个系统，它的状态是通过内部反馈过程来维持的，但它也容易受到外部控制，“自然平

衡”很容易被人类的不当行为打破。 
随着发展规划的理念的深入，生态学开始被视为不仅为规划提供了宝贵的环境数据，也为发展实践

本身提供了模式。西方社会逐步认识到：科学，特别是生态和环境科学，不仅可以为发展提供信息，而

且可以指导发展；科学提供的知识可以用来控制环境、经济和社会，从而使“发展”的变化指向预期的

方向。 
卡尔威克(1943)指出，发展任务“主要是一个科学问题，科学的所有分支，无论是物理的还是社会的，

都要发挥重要作用”，认为发展的实质上是一个“控制环境，开发环境，不仅使这一代人，而且使下一

代人都能充分发挥身心潜能”的问题[18]。这一论述已经非常接近后来广为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理论。 

3.5. 发展的生态影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驱 

到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初，人们越来越了解发展对生态的不利影响，突出表现在国际地圈生物圈

计划和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提出。这促使人们试图找出避免或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利影响的具体方案。 
由自然资源保护基金会和华盛顿大学共同举办的“国际发展的生态学问题”会议于 1968 年底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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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会议发表了《粗心的技术：生态与国际发展》这一报告。这份报告以权威的方式列出了与经济发

展相关或由经济发展引起的一系列环境问题，为以后的许多关于环境和发展的论述确定了范式，它提出

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此后，包括自然保护联盟、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基金会、联合国

开发计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各大环境保护和发展组织举行了一系列会议。

1970 年，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在内的有关各方在位于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举行会议，

进一步讨论发展的生态影响。会议决定，由自然保护联盟和自然资源保护基金会编写《经济发展的生态

原则》，后于 1973 年正式发布。《经济发展的生态原则》概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自然保护主义

者和生态学家对发展问题不断深入的思考，并开始注意到第三世界的需要，其核心思想是将生态学的概

念和理论应用于发展活动，以决定在环境方面可以或应该做什么[19]。这一著作是 1980 年世界保护战略

中“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重要先驱。 

3.6. 环境限制、人口与全球危机——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的导火索 

西方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使西方社会逐渐认识到环境增长极限所

造成的人类危机。生态学家雷蒙•珀尔(1927)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的人口增长现象[20]，卡尔•桑德斯(1936)
等评论员提出了对人口增长恐慌[21]。奥斯本(1948)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评论说：“地球人口的潮水正在

上涨，生物资源的水库正在下降”[22]。 
在英国科学家朱利安•赫胥黎的领导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了对人口发展的科

学研究。1954 教科文组织与粮农组织在意大利罗马共同举办了世界人口会议，从而将人口发展与环境保

护主义的核心问题起来。“人口问题”在 20 世纪 50 年代得到了广泛的讨论。例如《人类在改变地球面

貌中的作用》[23]，《人口炸弹》[24]。加勒特•哈丁的论文《公地悲剧》于 1968 年在《科学》杂志上发

表，该文反映了新马尔萨斯主义对生物资源枯竭的担忧。作者哈丁(1968)认为“有限的世界只能承载有限

的人口，因此，人口增长最终必须趋近于零”[25]。尽管其论述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然而它明确反映出环

保主义者对全球人口增长的恐惧，出发点仍是基于对公共资源有限性的忧虑。 
20 世纪 60 年代工业化国家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促进了当时社会关于生态保护与发展之间关系的

辩论，同时这种辩论也反过来影响了环境保护主义。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兴起的“新环境主义”认

为环境问题具有全球意义，[26] (Cotgrove 1982)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地球太空船”[27] (地球像一

个在黑暗太空中旋转的蓝球，1966 年芭芭拉•沃德提出)成为环保主义的文化图腾。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的全球环境主义愿景，在《环境革命：世界新主人指南》[28] (马克斯•尼科尔

森 1970)《只有一个地球》[29] (沃德和杜博斯，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中被清晰的反映出

来。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环境问题意识成为 70 年代欧洲和北美环境革命的一个重要主题，可持续发展

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福雷斯特于 1971 年出版研究“全球性问题”的专著《世界动力学》[30]。内容包

括：人口问题、工业化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由此引起罗马俱乐部的重

视，委托他进一步研究全球问题。该任务后由 D•L•米都斯承担，于 1972 年发表了著名报告《增长的极

限》[31]。在同一年，另一部有影响力的著作《生存的蓝图》[32]面世，它是一群英国科学家根据世界经

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的数据所写的一份研究报告。这两篇报告均体现了可持续的基本思想，成为研究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最常引用文献。 
同时，新马尔萨斯主义对全球环境的思考非常持久。巴顿•沃辛顿(1982)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写道：

“无论是从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神学家、医学家、实业家、管理者还是政治家的角度来看，人口问题

显然是对生物圈未来的最大威胁”[33]。当时全球人口超过 65 亿，而且还在不断上升，新马尔萨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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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口问题的看法从乐观逐渐变为惊慌。 

3.7. 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形成 

1980 年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

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续发展”[34]，这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首次正

式出现。 
1981 年，世界观察研究所布朗教授出版《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长、保

护资源基础和开发再生能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35]。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

的未来》(布伦特兰，1987)报告，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

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36]。它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正式确

立。 
1990 年 2 月，经加拿大总理提议，在温尼伯建立了“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世界资源研究所、

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三家著名的国际机构联合声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指导

原则”。1991 年，自然保护联盟、世界自然基金会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出版《保护地球：可持续生

活战略》。1992 年 6 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

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 世纪议程》等文件。可持续发展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成为时代共识。 
2002 年 8 月，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成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形成与发展的

里程碑。192 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以及 104 位国家元首出席了此次会议，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

续发展承诺”和《执行计划》，彰显了各国采取共同行动，以拯救地球、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共同繁荣

的决心。 

4. 小结 

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有着深刻的根源，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自然保护思想、国际环

境组织、生态科学、增长的极限等多个方面。自然保护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平衡人类需求

和人类对自然的要求的动力来源。国际保护组织(特别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在启发可持续发展思维和组织

最初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会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生态学以各种方式对发展和发展规划作出了贡献，

“自然平衡”、“生态系统”和“最大可持续产量”等生态理念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础。对增长

极限和全球人口增长的关切是 1970 年代环境革命的根本原因，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正式表述出现的客观

背景，使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可以在 1970 年代得到深入讨论和进一步完善。多种背景因素和思想基础交织

融合，最终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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